
抢忙
! 薛丰

抢忙，有两种情况。
一是春种栽秧、秋收打

谷的农忙时令，有的人家劳
力多且是干活的能人巧手，
故收工较早，然后忙不迭地
去支援还没完成农活的其他人家。他们不
会因为是帮忙而有所懈怠，就当成自家的
农田换了个地方而已，同样的“吃”劲。那
些中小田亩数的人家六七个人左右，大户
人家十几个人，分布在田间地头，放眼望
去，场面也是蔚为壮观。大伙儿相互寒暄，
交流农事经验，闹着乡村野趣，在嬉笑中
解解乏。偶有累得干活滞后的，前面的人
会停下来等一等，或干脆为她补几棵苗，
落队的便一鼓作气与大家汇集。有时候本
村调度不够，还会向邻村发出请求。两村
毗邻，一河之隔，也会欣然前往。我所在的
村庄不远处有十几户渔民，记不清他们是
怎么落户的，只记得如果需要的话，他们
也会暂且丢下渔具上岸帮忙，俨然成为一
农人。这里算得上是个不错的社交场所，
农人有着天然的热情基因，乐于做大众媒
人，在聊家常的过程中，为张家李家牵线
搭桥，以良田为媒、清水作证，许多秦晋之
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结成的。

最辛苦的劳动莫过于打谷。从地里割
下来的稻子，晒得差不多了，一捆捆稻把
被他们高高举起，在奔腾的滚笼上左右挥
舞，轰隆隆，轰隆隆，响声与蹦出来的谷子
击打着耳鼓，让人忍不住一阵阵激灵。汗
珠子裹挟着尘土以及里面细微的虫子，像
小小的琥珀，只不过这个琥珀是浑浊的。
被太阳炙烤过的稻穗头迸在身上，这大概
就是如芒在刺的切肤体验了。噪音四震，

为了保留体力，大家基本沉
默着。男人们古铜色的背、
金黄的谷粒，构成了这片农
场上的基调。我对“抢”还有
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在

天气预报精确度不高的过去，在一场大雨
行将到来之际，还在田里的户主来不及赶
回来收拾晒着的粮食，凡是看到的人都会
不约而同地将粮食归拢，移到没有雨的地
方，保全了劳动成果。一个“抢”字，道尽了
热火朝天、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欣欣向荣的
生活气象。

第二种情况，也是出现在农村。谁家
有个婚迎嫁娶、生辰寿宴的，自然就会有
烧火剥葱、宰鸡薅鸭、洗碗抹桌的人来抢
忙。主人先提前几天登门请客，然后再委
托腿脚利索的，在正日子这天挨家挨户地
去请。临入席了，受托人又使出货郎一样
响亮的嗓门，在村里一路叫唤“吃饭咯”，
马路上顿时热闹起来，猫狗也跟在身后，
准备打一次牙祭。掌勺的也不是什么专职
厨师，就是平常的家庭妇女，为了这个好
口碑，她们不甘示弱，锤炼了一手好厨艺。
尤以年龄偏长的妇人为甚，做媳妇做的时
间长了呗！我奶奶就是一把做菜的好手，
红烧肉曾在不同的灶台飘香。遇到条件好
点的人家，晚上还会安排一场戏，优伶的
腔，厨子的汤，一段美好的时光。

农民收入不高，但不吝啬。第二天主
人会将多余的菜分散给抢忙的。她们高兴
地接过碗，从不认为这是残羹剩菜，而是
觉得这是一种认可和褒赏，说明这忙帮得
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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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士民

———献给最美乡村医生杨宝森

你出生的这片土地
骨子里充盈正气
大英雄岳飞气吞河山
大词人秦观文达天下
身为这片土地的儿子
你用质朴和平凡
传正气 播大爱

48年 17520个日夜
厚厚七本预约出诊记录
你把青春乃至生命
无私奉献给乡村医疗事业
你用真情演绎治病救人
你用生命践行救死扶伤

你的足迹遍及每一条小路
你的身影定格每一户农家
宝森
多么亲切的称谓

多么真切的呼唤
老李头讲他的生命是你救回来的
顾老太说你的血压器还留在她家
端详着你身背药箱
行走乡村的像片
我的心潮澎湃激荡
从你质朴的笑意里
我触摸到可亲
从你深邃的目光里
我感悟到执著
从你坚定的步伐里
我体验到担当
你走了
走得太匆忙
好多乡亲还等着你
给他们把脉开方

你走了
走得很坦荡
众多乡民自发为你
送上最后的告慰
你 69年的人生岁月
用大爱写就如诗荣光
你 48年的行医生涯
用敬业谱就奉献乐章

栽秧号子
! 汪泰

农历四月底五月初，夏收夏种开始。
割麦，挑把，脱粒，耕田，平田，下肥，拔秧
（发芽的稻子在秧池长到三五寸长，要拔
出来移栽到大田），挑秧，栽秧。什么活
儿，一下子都来了。

这个节令，公鸡也唤不醒劳累的人们，家里的广播
喇叭就替代了报晓的公鸡。喇叭里唱什么？栽秧号子。

公社广播站凌晨四点开始放这支号子催人早起，这
号子自开栽秧门到关栽秧门，要闹二十来天。曲调说不
上好听。一句哼半天，这是歌吗？熟到自己也会哼，无所
谓好不好听了。

随着栽秧号子响起，妇女们打着呵欠起床了。一拨
人直奔秧池，干什么？拔秧去。这时秧池里的水还寒气
逼人。农民有句话，“吃了端午粽，才把棉衣送。”人们上
身裹着薄棉袄，腿上裤管卷得老高，一下水，浑身打个
激灵。女人们坐在秧凳上，双手就着小秧根部向上薅。
拔秧苗可要细心了，手要尽量接近秧苗的根部，抓住一
把秧苗向上拔时用力要匀，否则嫩秧容易断。作贱秧苗
是要被责怪的。拔出秧苗，用两根稻草扎成大小相宜的
秧把子，抓着秧把子在水面“啪嗒啪嗒”几下，冲刷掉秧
根部的泥，丢在一边，让男人们挑到要栽的大田。

个把小时后，拔秧苗的妇女们上田埂，回家吃早
饭。她们的早饭男人都已烧好。另一拨妇女已吃过早
饭，直奔大田忙插秧。所有的男人都下大田了，他们忙
着下肥、平田、挑秧，这一切活计都得在后一拨妇女下
田前做好，才不耽误插秧。什么人什么时候做什么事，

都在队长王福海的肚子里。
这时的大田里是热闹

的，到处是忙碌的男人和女
人。小孩子们做什么？撂秧。
大女孩子们（男孩子要上学
呢）把秧把子等距离地撂到
要插的秧行里。我们新农民
什么事都想做，什么事都要
试一把，只是觉得拔秧苗真
不容易。薅着秧苗往上拽，
力小了拔不出来，力大了，
秧断了。试了几次，不敢再
拔。挑秧也不容易，一担秧，
百多斤（农民的担子更重），

那田埂又窄又滑，赤脚走在上面要十分
小心。我们尽力把脚落在扒根草上，踩在
草上，脚心痒痒的，着地时五个脚趾头尽
量张开，用力抓着泥土，以防滑倒。平田
是用牛手和水牛的事，平整好秧田，把猪

厩肥均匀地撒到各处，作秧苗的底肥。
栽秧了，秧田里是要有歌声的。这歌，当然是栽秧

号子。
“革新栽哎———革新栽———”妇女队长葛爱子起头

唱起来，和广播里放的一样，姑娘们都应声而和。我们
只听到音，不解其意。听人解说后才知道这栽秧号子的
变化过程。原来第一句的词是“隔档栽”，现在改为了
“革新栽”。以前栽秧，每人一趟，六棵秧，不讲究竖直成
行，秧苗活棵后，松根推耙除草不方便操作。后来要求
竖成行，既美观又便于以后的田间管理。为了努力把秧
行栽直，专门改进了拉秧趟子的工具，在中间增加了五
个齿，拖一趟成六行，为栽直秧行提供了方便。第一句
改了，下面的词也都新填了，成了真正的革命口号。于
是，我们听到的栽秧号子是这样的：革新栽哎———革新
栽，栽好秧苗为革命哎———同志哎，手拿哎———秧把子
笑吟吟，种田也是为革命。我的同志哎———下定决心不
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的同志哎……

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栽秧号子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词，
只是有人唱着唱着就唱到旧词上去了。

栽秧的场面蔚为壮观，碧水，绿秧，水中倒映着的
蓝天白云，还有红旗，几十个妇女参差成一行。栽秧是
渐变式的退后，好似慢镜头，但双手指头间的节奏感还
是很强的，栽秧号子的旋律与之能相应。如果换成进行
曲，这秧还能栽好么？

一人开头，众人都和，秧田的气氛立即变得十分有
趣。不栽秧的男人和小孩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站着不
动了，他们在听，在找，哪家的女人唱得好，谁家的丫头
嗓子亮。这号子，是那么悦耳。没听到过男人跟着唱的。
他们也唱，活儿谁干呢？倒是隔壁田里的扣章，站在平
田的耙子上，一手把着牛绳，一手抓着鞭子，头一扬，九
转十八弯地打起了牛号子。他的嗓子一亮，牛蹄儿更快
了，栽秧的女人直起了腰，说：扣章打的号子真好听。

这一刻，天地人一下子安静下来，像一幅画。
忽然，斑鸠叫着“白果果———果，白果果———果”，一

阵风似的掠过秧田。

老九的房子（小小说）
! 王庆

老九不是排行老九。
老九爸妈老来得子，老九是独子，在家里不

排行。叫他老九，是因为老九读书时，常把课堂上
学到的知识在老社员们面前显摆，老社员们大多
不识字，看老九酸里吧唧的，像个文绉绉的知识
分子，所以就叫他“老九”了。

老九家里条件不太好，土木结构的低矮三间
房，前后墙是砖砌的空心垛子墙，东西墙是土坯
垒成的泥巴墙，芦苇席上盖上塑料布，抹上厚厚
的一层烂河泥，再紧实地铺上斩齐的小麦秆，这
就是屋顶了。

老九没成为真正的“臭老九”，他不是个读书
的料，初中未毕业，就跟人到北京学木匠去了。他
是分田到户后第一批外出打工的农村小青年。

虽才 17岁，但男孩只要不读书，婚事就得
提前考虑了。这样的房子怕是娶不到媳妇———老
九妈常常这样想，想得都睡不着觉。老两口商量，
要不卖掉老母猪，再搭上几麻袋稻子，凑点钱把
老房子翻翻新？

说干就干。一个月后，东西墙也换成了砖砌
的空心垛子墙，屋顶上也变成了齐斩斩的大瓦
片。老九妈开心地笑了，这下可以托媒说亲了。

说了不少亲，可来人把老九家的房子一看，
就没有下言了。媒人说得很直接：“现在最起码是
七架梁的大瓦房，少数有钱的还盖了两层小楼
房，看看你家的房子，连五架梁都不如，谁愿意给
你家当媳妇？”

老九妈一夜间愁白了头，她对老九说：“儿
呀，看来我们得盖新房子，至少要七架梁。你在外
面可不能贪玩呀，平时要省着点。”

老九咬了咬嘴唇子，点点头。
转眼五年过去了，老九已经 20出头。经过

这几年的打拼，老九有了五六千的小积蓄，盖新
房子的事情终于提上日程了。

老九同爸妈商量：“好多人家都盖楼房了，我
们虽盖不起，但眼光可放长远点，先把楼房的根
脚打下去，等有钱了再加层。”老九的爸妈很赞
同。

就这样，老九花光了一家人所有的积蓄，还
借了两千元，一座崭新的大瓦房在老宅基地上竖
起来了。

这座房子真不错，七架梁的大尺寸，地基打
得很深，垒墙没用大刀泥，全是煤渣灰掺黄沙砌
成的实心灰砖墙，拐角处还用了钢筋笼，墙垛子
上铺了预制板之后才盖的顶。

有了这座新房子，这次只说了一次媒，就有
姑娘看中了。姑娘没念过几年书，但看起来俏正
正的。现成的好房子，她当然很满意。老九这下扬
眉吐气了，走路还吹起了口哨，很好听。

婚后，老婆在家种着几亩田，老九常年在外
打工，没有特殊情况只有春节才回来住几天。盖
房欠下的两千块钱债，小两口省吃俭用很快还完
了。

在这座房子里，老九相继送走了老妈和老
爸。这房子住了 11年，刮风下雨一点问题也没
有，但问题是庄台离集镇比较远，而且外出的路
还都是泥巴路，一遇到下雨，什么交通工具都用
不上，只能靠两条腿，接送儿子上学真是活受罪。

老九的老婆已经受了好几年的罪了。
老婆在电话里跟老九商量：“老公呀，现在只

有老的还住在庄台上，好多年轻人都把房子盖到
镇上去了，孩子上学也不用来回跑，能多睡好多
觉呢。要不，我们把房子拆了，凑点钱，也到镇上
盖座房子吧？”

老九想想自己手头里的积蓄，10万块不到，
要全部造好能住人，还差好几万呢！但回头再想
想，庄台上几乎没有孩子了，连一块玩的人都没
有，怎么能让老婆儿子遭这个罪？

夫妻俩咬咬牙，就这么定了———在镇上盖房
子!

老九花了两万八，找集镇办批了一块地，市
口还不错，出门不远就是菜场和城乡公交站。用
老九的话说，出门脚一翘，往公交车上一爬，屁大
的工夫就到县城了。

这座房子真漂亮，砖混结构，小洋楼式的，外
面贴着白瓷砖，上下两层，有三个大房间。此外，
厅是厅，厨是厨，卫是卫，分得清清爽爽。更像样
的是，家里还和城里人一样，置办起了沙发和茶
几，装上了空调，用上了煤气灶。尤其是厕所彻底
“革了命”，老九的老婆再也不用每天拎着马桶跑
茅坑了，“大小事”解决后，揿钮一按，哗———，污
秽之物立刻不见了。

老九把账一算，前前后后加装潢，花了 13
万。虽然还欠4万块的债，但老九想，这也不难的，
老婆现在不种田了，在镇上的服装厂上班，自己在
外面打工，不出两年就会还完的。老九想，这个房
子不但夫妻俩能够住一辈子，将来儿子结婚当婚
房也不成问题。老九甚至还在想，幸亏当年没有在
庄台上盖楼房，不然浪费就更大了。老九越想心里
越是美滋滋，悠扬的口哨声又响起来了。

老九在外面干活更拼命了，甚至为了省点
钱，连烟都戒了，更不要说舍得花时间，隔三差五
地回到自家的空调房里美美睡几天。

日子悄无声息地朝前走，一下子 10多年又
过去了。老九在扬州读大学的儿子眼看就要毕业
了。儿子对老九说，毕业以后想留在扬州找工作，
争取在扬州发展。

老九想，儿子的理想不能说没出息，能够做
个城里人，不是咱老九家几代人的梦想吗？再说，
好多条件好的都已经进城了，在南京和上海的多
的是，能让儿子留在农村吗，这不让人笑话吗？

但留在城里，首先得有个房子啊！这次，老九
主动打电话跟老婆商量：“老婆呀，你看，这 10
多年来你一直在服装厂上班，我在外面一天也没
闲着，我们手里也有个六七十万了吧，为了儿子，
要不我们把镇上的房子卖掉，再贷点款在扬州买
个房子吧？”

老婆想了想，说：“你和你儿子一起拿主意
吧。”

年前，老九在扬州城里买了一套 90平的刚
需小户型商品房，钢混结构的，开发商说能抗 10
级地震，还是个电梯小高层，三室两厅。老九盘算
过，怎么地也要为自己留一个小房间养老，所以
不能低于三室。

这次，老九花了 120万，其中贷款 30万，向
亲戚朋友借了20万。

镇上的小楼房，老九挂牌出售了，挂牌价 20
万。老九说，一分不能少，他要用这个20万装修
扬州的新房子。

老九已年过半百，是个朝 60岁头上数的人
了，他走路不吹口哨了。今年，他在广州做木匠。

父爱
! 宣晓华

小时候，坐在爸爸自行车大
杠上，他教我一小时等于 60分
钟，1分钟等于60秒。那一年，我
6岁。

我考试得了全班第一，老爸
第一个去开家长会，那一年，我12岁。

我阑尾炎开刀，老爸神秘地对姐姐弟
弟说我是个贵人，要对我好一点！那一年我
18岁。

姐姐出嫁了，弟弟当兵了，爸爸单独送
我一款甲壳虫怀表。那一年，我21岁。

爸爸悄悄地跑到我办公室，笑眯眯地
说:家里有鸡汤，回家吃饭。那一年，我已经

结婚了。
爸爸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包中

药，叮嘱我吃下去。那一年，我还
没做妈妈。

小时候，最佩服爸爸的事：每
一瓣西瓜都切得一般大，怎么挑都一样！喜
欢爸爸宽宽的肩膀，喜欢爸爸隐藏的骄傲，
喜欢爸爸温柔的眼神。

如果说妈妈的爱是和风细雨，那么爸
爸的爱更像深水的暗流，看似波澜不惊，其
实汹涌澎湃。


